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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知，才能相助—愛管閒事的我 

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懂「真知，才能相助」的道理。從 15歲開始，我因喜歡助
人開始學習助人，加入了社會服務團，卻在年過 50歲後才踏實的明白，原來那
些被我以為是「受助者」的對象，是我的老師。我必須從他們身上學習，真正的

瞭解與明白他們，才能相互的幫助。 

我，從出生到大學畢業，都在「首都」成長與生活，郵遞區號 104中山區之
內- - -  一個典型的都市台北人。 

赴美留學踏進了美國人眼中「偏遠低開發」的 Or egon St at e，卻在那寧靜的
大學城體認到鄉村的價值，嚮往起鄉村生活。回國兩年後，我與任教台大多年的

余德慧教授，一起到花蓮當時剛創校東華大學任教，當時校園一片荒蕪。 

84年夏天開始，我們身份證的戶籍是花蓮，開始在人稱後山的花蓮落戶生
根。 

除了學校的研究與教學工作外，沒有孩子的我，在基層學校、社區裡穿梭，

帶著大學生、研究生們，跟當地人一起生活、工作學習，19年來樂此不疲。我
先生常說這都是因為「我的老婆愛管閒事、愛打抱不平」。 

五味屋孩子的改變—助人之道上的我 

2008夏天我開始長期駐紮
在跟我合作了18年的社區裡，
每個週末都需要到社區工作，

將一個面臨拆除、殘破不堪、

用甘蔗葉作屋頂的、日治時代

留下來的建築物保存整修，我

們在這個有歷史價值的老房子

裡，以「閒置空間再利用」的

方式，將這裡改變為社區孩子

們假日的去處-五味屋-社區公
益二手商店。一開始沒有任何

經費，所有的展示架用廢棄紙箱改造、拼湊，在燈光不足灰暗的小屋裡，跟孩子

們一起摸索著未來，並不知道是否能經營得下去，一晃眼即將滿六年了。 

五味屋是「囝仔們ㄟ店」，孩子們經營二手物交易，賺取吃飯錢、房租水電費，

設法自給自足。在這裡大人跟孩子一起生活工作學習。五位屋裡的孩子很多屬於

單親、隔代教養、外籍配偶新住民、收入不豐富、學業成就不甚理想、….等等
各種教育與社福機構救助指標的對象。這些日子下來，孩子們漸漸改變了，能做

的事情多了，自信提高了，孩子們有夢想，也想幫助自己的家鄉改變。 

在五味屋裡，台灣各地的捐物匯集，從整理物資、銷售、導覽介紹，孩子們

一一作主了，也開始挑戰自我。單車環島 14天，小學三年級到國中一年級，我



們騎了近 800里路。一個六年級寄養在只有國小畢業姑姑家的的孩子，爭取到全
國僅有 10個名額機會的「廣州亞運參訪」，「出國」去見世面；兩個國小五、六
年級的孩子爭取去蘭嶼擔任「原住民童謠採集志工」負責影像紀錄；兩個國中、

高中失親貧窮的姊妹，在社區學習會話，開了畫展…. .孩子們改變了，讓他們身
旁原本的大人難以置信。 

孩子們從流連網咖到成為才藝課程的助教；從不願意讀書到成績進步；從沒

信心到落落大方的與客人談話；從不愛閱讀，開始讀、詩集寫詩；從需要服用過

動藥物，到可以穩定學習；從對未來沒有期望，到開始夢想未來。很多孩子，願

意停留腳步在五味屋裡跟志工們在一起工作、學習與生活。工作內容從原本單純

的二手物資整理，拓展到廢棄腳踏車修繕、木工/家具的修繕與製作，同時，也
開始學習親近農業，種植洛神花並製作純天然的洛神花乾、蜜餞等產品，作為答

謝捐物者的心意；去年起，開始種植自然農法有機米，學習友善農業，照顧家鄉

的環境生態，從插秧、包裝、到銷售。孩子們在生產、生態與生活的真實中成長

學習。 

這幾年我們也帶著偏鄉孩子探索

世界、走出鄉村，不作見識不足的鄉

巴佬，孩子們的足跡踏遍全台。民 99
年單車環島 800公里時，單車壯遊收
錄在百年國歌觀光篇中，孩子們受邀

親自到新聞局參與國歌發表，跟行政

院吳院長同台接受媒體訪問。102年
暑假，一個國一的孩子跟著一群大學

生以「O元環島」壯遊台灣，沿路打
工換宿或彈吉他爭取餐宿費用。五味

屋的孩子們，紛紛踏出了家鄉到外地學習與服務，有些孩子們跟著我，站上台北

醫學國際會議廳的舞台上、台灣大學畢恆達老師課程的講台上、明治大學的研討

會場裡，面對來自全國的大專校院人員，孩子們勇敢而真切的說著自己在五味屋

學習的故事、分享身為偏鄉孩子的幸福 - -  孩子們說：「等我們長大，換我們照
顧志工老師們了」… …不僅足跡踏遍台灣，孩子們自民 101年起開始到日本擔
任國際志工，跟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一起學習服務他人。 

這幾年來，我與來自東華大學的老師、學生、社區的志工們攜手合作，陪伴

這群在他人眼中的弱勢、偏鄉孩子們從生活中學習，二手公益商店的營收，作為

孩子吃飯學習的基本費用，從原本 5、6個孩子，到現在穩定出席接近 30幾位常
態參與的孩子，年齡從小學二年級到高三，來來去去參與過的孩子破百人。來自

全省的志工湧入參與台灣偏鄉社區進入五味屋服務—包括北一女、師大附中、師
大、丹鳳高中…等來自外鄉各級學校的志工們，穩定的在寒暑假自費到五味屋陪
伴孩子。 

我與團隊並沒有「企圖要改變孩子們」，只有一個簡單的想法：孩子們願意做

什麼、喜歡做什麼，我們就真心踏實陪伴他們好好的做。 

我們不敢說五味屋是成功的，但孩子們的改變並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我從

15歲開始踏入助人工作後，希望能做一個「真正」的助人者。在這尋尋覓覓、



跌跌撞撞的過程，經歷各種成功的喜悅與失敗的挫折，透過不斷反思、與團隊伙

伴對話與修正，磨練出一種「真知」的能力。這份「真知」的能力，使我們在五

味屋工作時，興奮、愉悅遠超過無力感。 

偏鄉孩子的當代考驗—長期投身社區的我 

在花蓮，我從社區參與、教師研

習，到辦理「你來做大學生」弱勢

青少年大學體驗暑期營隊，每項工

作都以長期參與投入的方式進行，

社區工作做了快 20年，教師研習做
了 16年，「你來做大學生」營隊做
了 16年，從開始，就沒有停下來，
不管多困難，堅持走下去。我善於

將「工作原本應該被完成的樣子」，

改變成「真正符合需要的樣子」例

如，我把「攤位展覽式的大學博覽

會」轉型為「弱勢青少年體驗大學生活」的營隊。我把「累積研習條、點數」演

講式的教師研習，改變為系列主題長期探究的「教師社群」。我在社區跟孩子們

經營二手小舖，湧進了四面八方的參訪者，從經濟部、交通部、農業局、衛生署、

文建會、教育部、到觀光局的參訪者都說：『這舖子經營方式真的好，跟我們的

業務有關！」，還不斷的請同事來取經參訪。 

2009年起，美國長島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生的學生慕名來五味屋交流，回去後
受到感動，五味屋成為長島大學指定參與學習的台灣定點，帶著物資來跟孩子分

享，一起吃飯、唱歌跳舞同樂一整天，已經邁入第五年，。實際上，台灣的人眼

中不起眼的花蓮後山，因為五味屋的存在，美國、德國、法國、荷蘭、秘魯、南

非、英國、西班牙….的國際志工自願駐足偏鄉，教孩子們英語、吉他、攝影，
甚至以歌唱、攝影作品幫孩子募款、並將孩子們的作品推薦給國際友人。除了美

國長島大學的穩定交流， 2011年 4月法國的第四世界組織秘書長 Eugene Br and
親自來訪五味屋後，開始派遣志願者參與五味屋工作，使五味屋成為該組織國際

盟友的一環，2014年新任執行長亦將於四月親自拜訪五味屋。五味屋悄悄的成
為偏鄉對世界的窗口，國際人士對花蓮的認識不只是櫥窗式的花蓮，足跡踏進了

真實的花蓮，以謙卑的、參與的方式，親近在地的人們與土地。 

台灣的偏鄉弱勢者，長期被忽略、誤解，鄉村的凋零與落寞，在過去十年加

遽的速度極高，貧富兩極化的現象更嚴重，但都市裡興起了「樂活」風，退休者

紛紛到了鄉村，把珍貴的農地變成他們的別墅、也開始了一些當地人不懂的生意，

開始賺錢，當地人找不到工作、土地越來越少、會轉錢的都市人下鄉後，讓這原

本凋零的鄉村，被默默的被蠶食著。鄉村弱勢貧窮的孩子，越來越看不到未來。 

「只有鄉村孩子能夠改變家鄉的命運！」這是我的夢想與信念，我與團隊想

要用「另類」的助人方式找到幫助偏鄉孩子的方法讓他們增能。孩子們長大了，

就會讓自己的家鄉不同，因為孩子是家鄉容顏的化妝師。 

繼續走那條人煙稀少之路- -以孩子為師的我 

五味屋促成了一種參與式的旅行風貌，少有那種觀光客心態的訪客，多數人



進來帶著親切與善意、主動攀談與孩子互動。鐵道迷們搭著慢車，紛紛組團來訪

五味屋，一探這全台唯一座風鼓斗建築，與孩子們聊天話家常，蒐集台灣鐵路文

化的稀有元素。單車客們口耳相傳，從公路上專程繞路進入五味屋，進屋來休憩

分享經驗，五味屋意外的成為全台最獨特的單車驛站。各式旅遊書籍、雜誌將五

味屋列為花蓮的「必看」景點。各類媒體給予五味屋高度的關注，五年多來獲得

約 200次報導，電子媒體專題式深入報導，每年也有兩次以上。部落客分享五味
屋感動的文章也很豐富，自然生態作家劉克襄多次帶參訪團親自走訪、陳述五味

屋所代表的台灣鐵路與鄉村文化意義與價值，更在 102年底接受訪問時，推薦跨
年到豐田五味屋感受鄉村的樸質美好。 

我在五味屋創造了另一種消費與商業的文化：這間矮小、光線不足的二手商

店中，外籍媽媽或移工們找群著生活必需品、斟酌著價格的優惠性；觀光客們則

是以尋寶心情，在雜亂貨品中發現驚喜；穿著時尚的貴婦們彎下腰檢視著簡陋的

展示層架，詢問著究竟是用過或沒用過的商品。在這個空間裡，階級、地域、身

份模糊了，貴婦們跟外配媽媽們交談討論、評價商品，觀光客與當地人熱絡的聊

著，帶著捐物來的客人，順便買點東西走，走之前跟孩子們講話鼓勵一番….，
在商業之外，公益旅行也是我推動的工作重點。五味屋作為一個鄉村弱勢社群的

平台，漸漸的促成公益旅行/工作假期作為鄉村人力提升的研發模式，推動世界
與台灣各地的人，參與鄉村發展的活動。我認為台灣的鄉村不必然繼續的凋零與

落寞，因為當外地的人們帶著希望、夢想到鄉村來時，鄉村猶如撲滿，蒐集了豐

富的想像、熱情、參與，台灣鄉村開始有一種以前不敢想像的可能。 

五味屋伙伴們的想法很單純- -來五味屋的孩子多數是在各種體制內容易被忽
略、未受到好的支持與照顧的孩子，這是一群走不遠、將會留在家鄉討生存的孩

子。五味屋不想改變他們成為「成績好、成就高」，卻希望他們不放棄自己，願

意努力，做一個平凡但有價值的鄉下人，若偏鄉弱勢的孩子們願意改變，理解到

他們是「家鄉容顏的化妝師」，他們就有能力讓世人重新認識台灣的偏鄉，並非

落後，而是一塊安貧樂道、知足生活者的樂土。 

我們的另類方式是「跟孩子學習」，讓孩子作我們大家的老師。因為我與團隊

被孩子們感動與改變，他們開啟我們心靈的眼睛與耳朵，看懂與聽見他們生命的

需要。我們想把這個經驗分享出去給更多偏鄉弱勢貧困者。 

謝謝大家給我這次分享的機會，需要被理解、助人者要向受助者學習，是在

我經歷了人生的重大轉折後深深的體會。2012的夏天，我的先生因長年疾病離
開了人世，在失去人生摯愛之後，我更清楚知道珍惜的可貴，我很感謝上天 20
年前把我從台灣的首都拔起，放到了後山偏鄉，讓我在這裡可以為他人所用，我

更珍惜現在的我能做的事情，把握時間好好努力，台北市永福扶輪社提供了我一

次重新檢視自己一路走來的歷程，讓我知道自己走在對的路上。 

我在美國的 Or egon洲取得學位，Or egon Tr ai l 是西部拓荒者所走出的美國
夢之路。我作為一個台灣的大學教授從 Or egon「返鄉」，雖然不如 Or egon Tr ai l
拓荒者那樣艱辛，我知道自己在那條 t he r oad l ess  t r avel ed之上，因為心中
夢想-就算是孤獨的，也要繼續走下去。 


